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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离婚协议书按上了指印，金
库最终没能控制住自己，号啕大
哭。月儿紧紧把金库拥在怀里，哭
作一团。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法官告别时，月儿双膝跪在公
婆面前，声泪俱下：“今天让法官给
见个证，以后您二老就是我的父母，
我就是您的亲闺女。”她又转向金库
说：“金库，你记住，以后我是你亲妹
子。这个家就是我娘家，你没权再
撵走我！往后我挣钱养家，离婚了，
我们还是最亲的人！”

一年来，每当张晓红遇上难解
纠纷的家事案件，都不禁会想起这
件难忘的案子，让自己办案时更加
耐心，也更加温情。

昨天下午，再回忆这两人当初
的离婚一幕时，张晓红依然充满着
感动。她透露，月儿一直在外打工
挣钱养“家”，经常打电话鼓励金库
坚持康复训练。金库目前可以自己
吃饭了，搀扶着也可以站立几分
钟。春节，月儿一回家就去看孩子
和金库。

按上指印，“离婚了，我们还是亲人”

离婚了，我们还是亲人……
一张离婚诉状背后的“恩爱故事”

“原告张月儿和被告金库结婚6年，夫妻感情深厚，生育一子金典……”
这是2021年2月22日，河南虞城县法院站集法庭收到的一张不寻常的离
婚诉状，这句话不太“符合”离婚诉状风格。既然“夫
妻感情深厚”，为什么要起诉离婚呢？如今，快
一年过去了，办案30多年的法官张晓红对自
己办理的这起离婚案仍是念念不忘。昨天，
河南高院对外发布了这起案件，记者专门
采访了张晓红，了解二人离婚背后的“恩
爱”故事。
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文
法官张晓红供图（文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

巡回法庭开在家里，穿红衣的是月儿

月儿和金库的昔日合照

离婚诉状也“恩爱”，一起来“听”背后的故事
张晓红介绍，当时，眼前这份离

婚诉状没有指责，只有深深的依恋
和不舍。既然“夫妻感情深厚”，为
什么要起诉离婚？张晓红拨通原告
张月儿的电话，电话那端就传来了
低低的啜泣声。张晓红没有打断原
告的哭泣，耐心地听月儿讲起这个
小家庭的故事。

当年，月儿骑着电动车走亲戚，
到邻村时，一个小伙子盯着月儿看了
一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月儿没
理会，依然赶自己的路。小伙子又从
后面追了过来，喊道：“你的车胎没气

了。”月儿骑车也感到了吃力，还以
为是村里的路不平坦，跳下车子后
才发现后面的车胎完全瘪了。

小伙子笑笑，温和地说：“别急，
等我一下。”一会儿工夫，他从家里
带来补胎工具和气筒，撸起袖子就
地干活。这个小伙就是金库。

就这样，始于“英雄救美”式的
难忘邂逅，定于“一切从简”的结婚
仪式。婚后一年有了儿子的小两
口，每天都在为家庭打拼，不到 3年
就帮家里还清了外债，还翻修了老
家破旧的房屋。

丈夫遇车祸，两年后醒来“撵”妻子走
日子一天天过好了，春节放假，

月儿和金库开着按揭买的轿车，风风
光光回到家乡。然而，一场肇事逃逸
的交通事故却让金库身受重伤。

那天，金库骑自行车上班，因为车
掉链子，蹲在路边修车，被一个骑摩托
车的人给撞飞了。工友发现他时，两个
人都躺在水泥地上不省人事。工友们
第一时间把金库送进医院，摩托车手
也不知被什么人给带走了，没了踪迹。

处于植物人状态的金库，静静
地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月儿就守在
病房外。金库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两
个月，花了40多万元的医疗费，终于
睁开眼。命是保住了，但终身离不

开轮椅。而且因为大脑严重受损，
智力恢复不过来了。

月儿紧紧把金库拥在怀里：活
着就好，活着就好……

婆婆却流着泪说：“月儿，我们
老金家欠你的。你不能这样葬送自
己的青春。你和金库离婚吧，过你
的日子去。”然而张月儿日复一日地
陪伴、照料在金库病床边。两年后，
金库终于有了意识。

醒来后的金库向月儿提出了离
婚：“只要月儿在这个家里待一天，
我就绝食一天！”终于，月儿哭着答
应了。金库去不了民政局，他们只
有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离婚协议，妻子自愿承担全部债务

面对这份特殊的离婚起诉案，
张晓红决定自费带上慰问品到金库
家里开设巡回法庭。同时，她叫上
乡干部和村干部，协调沟通给金库
办低保的事情，为这个遭遇不幸的
家庭尽一份力。

两本结婚证、一个户口簿，便浓
缩了小两口多年的婚姻生活。

月儿强忍着泪水，金库的表情
一直很平静，家里老两口不时背过
身擦眼泪。金库深陷在轮椅里，看
到法官，口齿不清地说着什么。月
儿就在一旁当翻译。

张晓红的眼圈儿红了，却还是
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把程序进行

下去。离婚协议很快达成：月儿和金
库自愿离婚；儿子由金库抚养，月儿承
担抚养费；月儿放弃一切夫妻共同财
产和个人财产即自己的陪嫁，独立承
担为金库看病所欠娘家亲戚的外债。

在协商孩子抚养权的时候，张
晓红觉得月儿更有抚养条件。

月儿却说：“我走了，再把儿子带
走，这会要了金库的命。孩子留在他父
亲身边吧，奶奶爷爷帮着带，我打工赚钱
养这个家。”金库坚持不要抚养费，唯一
的要求是月儿以后过好自己的日子。月
儿生气地说：“你过不好，孩子过不好，我
怎么可能过好？你要不听我的，这个婚
咱就不离了。”金库只好不再作声。


